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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people’s daily communication and written materials, we often see “my mama ah”, “my good-
ness” and “my darling ah”, which can be formalized into the construction “my N + interjection”. 
This construction is a special form of expression in modern Chinese exclamation sentences. In the 
actual language communication process, it mainly displays several semantic tendencies such as 
surprise, exclamation, spoil, etc. Influenced by context, psychological identification, subjectifica-
tion and other cognitive aspects, words that can enter this construction show obvious characteris-
tics, making the subjective emotion expressed by this construction more inte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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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人们的日常交流及书面材料中，我们经常能见到“我的妈”、“我的天”、“我的个乖乖”的说法，

可以形式化为构式“我的 + N”。这一构式是现代汉语感叹句中一种特殊的表现形式，在实际的言语交

际过程中，主要表现惊讶、感叹、宠溺等几种语义倾向。受到语境、心理认同、主观化等因素的影响，

能够进入这一构式的词汇表现出明显的语法化特征，使得这个构式所表达的主观情感更加强烈。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ml
https://doi.org/10.12677/ml.2019.76126
https://doi.org/10.12677/ml.2019.76126
http://www.hanspub.org


陈桂琴 
 

 

DOI: 10.12677/ml.2019.76126 963 现代语言学 

 

关键词 

“我的 + N”，构式，语义倾向，主观性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构式语法是近年来语言研究的一种新方法，这种语法理论集形式、意义、用法于一体，以便对语言

做出完全的语法解释[1]。“我的天”、“我的个乖乖”、“我的个亲娘”、“我的妈”这一类表达在口

语和书面语中都极为常见，为便于讨论，我们将这类表达式及与其相关的衍生形式抽象概括为“我的 + 
N”。本文以“我的 + N”为研究中心，运用构式理论，从结构、语义倾向及其认知理据等方面对“我

的 + N”进行探讨。本文语料主要来自于北京大学语言大学 BCC 语料库及北京大学 CCL 语料库。 

2. “我的 + N”构式的结构分析 

(一) “我的 + N”构式的界定 
构式语法认为，一个构式是一个整体，其意义不等于各个组成部分意义的简单相加。“我的妈”、

“我的天”“我的心肝宝贝”“我的个乖乖”等在使用过程中已经抽象为“我的 + N”，这一构式主要

是由两部分组成，即定项“我的”和变项“N”(名词或名词性短语)。如果按照字面，根据“我的”这个

固定成分的本义和其语法功能进行推测, 由其组成的“我的 + N”应该表达的是“我”对于后面所出现

的名词性成分的领属义。 
然而经过笔者对现有语料整理分析后发现该含义与这一构式的实际意义相差甚远，这一构式主要是

强烈的主观情感表达，从表领属到表情感表达，主要是由于后半部分的名词性成分实际意义的虚化所导

致的。如“我的天”所表达的并不是表达“我”对“天”的领属意义，它所表达的感叹、嘲讽、宠溺等

意义并不能从组成部分中直接推导出来，这符合构式的意义整体性和不可预测性，所以笔者将“我的 + N”

定义为一个构式。 
(二) 构式的变项“N” 
张斌在《新编现代汉语》(第二版)中提到“天”“妈”“娘”“上帝”等名词往往和感叹词结合起来

表示感叹，这些名词已经失去实在的意义，成了纯粹的感叹词，作用同叹词[2] (441-442)。能够进入“我

的 + N”这一结构式的正是张斌书中所提到的这些名词，在其特定的语境内作为感叹句起到表达说话人

主观情感的作用。 
根据对语料的分析，首先，能够进入“我的 + N”这一结构的均为名词或名词性短语，并且这些成

分也受到一定的限制，如：“亲娘”“天”“心肝宝贝”“乖乖”“老天爷”等词能够进入构式，但“地”

“魔”“鬼”等词则基本不出现在这个构式之中。 
1) 刘纪文当下不禁暗暗惊叹：我的天哪，多么漂亮的女孩子。世界上竟有如此漂亮的姑娘！像细瓷

一样白皙光洁的皮肤，像深潭一样同时却有什么东西在发光的眼睛！(《宋氏家族全传》) 
2) 我实在忍无可忍，便冲着黛卡娜使足劲喊道；“您是疯了还是怎么的?你们都在这里发什么疯嘛!

我的老天爷，你们演的是什么滑稽戏嘛！”(奥尔罕·帕慕克《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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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在语料的收集过程中，不难发现，“我的 + N”是一个基础构式，能够扩充为“我的个 + N”

(我的个天哪/妈呀/乖乖/心肝宝贝)，有时还能省略“我的”直接用名词或名词短语表达(天哪、妈呀、老

天爷呀、乖乖)。尽管其表现形式出现了变化，但表达的意思大致没有什么差别。 
3) 司马亭呻吟着，用空心拳头捶打着腰，在那人搀扶下，爬上新土的岭。我的个娘，司马亭说：孙

子们，都给我爬上来吧，再挖就到黄泉了。(莫言《丰乳肥臀》) 
司马亭呻吟着，用空心拳头捶打着腰，在那人搀扶下，爬上新土的岭。我的娘啊/娘啊，司马亭说：

孙子们，都给我爬上来吧，再挖就到黄泉了。 
4) 叶民主说：“我的个妈呀，那不如我和科长买下这地皮，索性盖了房子住在这里算了。”(《方方》) 
叶民主说：“妈呀/我的妈呀，那不如我和科长买下这地皮，索性盖了房子住在这里算了。” 
以上面两个句子为例，我们若将此处的“我的个天哪”“我的个妈呀”换成“天哪”“我的天哪”

“妈呀”“我的妈呀”并不会影响说话人的表达以及听话人对于说话人想要表达的主观情感的理解，可

以看到，这一构式的感叹义主要由后半部分的“名词/名词短语”所赋予，前半部分的“我的”并不存在

实际意义，仅仅是在语言交际过程中起到一个表明感情归属的作用。所以我们将这些基于“我的 N + 叹
词”所衍生出来的其他变化形式都划归到“我的 + N”这一构式之中。 

3. 语义倾向分析 

认知语言学认为“句法格式是对经验的编码，是储存在长期记忆中的特定构式。构式被认为是形式

和意义的配对，构式本身可以传达某种要表达的概念内容，并根据它们的语义和句法结构以及语用适用

性得以具体化。”[3]人们在日常的语言交际过程中，会对常常使用的语言结构形成一个模式化的记忆，

从而使得某一语言构式成为表达某种特定语义或某种特定情感色彩的固定表达，这样便满足了不同语境

下主观评价语义功能的需求。汉语中的“我的 + N”也具有其特定的语义倾向，这个构式所表达的主要

是感叹义，其感情倾向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 表惊讶、感叹义 
“我的 + N”这个结构用在具体语境中多表惊讶、惊叹义，即多用于事件发展的结果或状态与自我

期待产生偏差或受到惊吓时。在汉译的外文作品中，我们也能够清楚地看到这一构式的广泛应用，其意

义与英文中的“oh，my god”“my goodness”相一致。 
5) 科拉什先生低声对我说：“我的上帝，让他放弃那剧院的工作吧！我的上帝！他的岁月在消逝!

艾丽什卡太太，他有这个天分，有条件给我们的散文干出点什么来，让他呆在家里写作吧。”(奥尔罕·帕

慕克《新生活》) 
6) 这时，时钟正敲响十点。他有一把朝向卡迪内街的小门上的钥匙，他开了门便径自上楼。“我的

老天呀!我的天呀 !”装饰过的卧室富丽堂皇，像王宫一般豪华。茶红色的帷幔上，银扣子星星点点，熠

熠发光。(左拉《娜娜》) 
7) 这时看到穆拉佐夫走过来了。“阿法纳西·瓦西里耶维奇！哟，我的上帝！”奇奇科夫说。“幸

会！”维什涅波克罗莫夫接着叫道：“阿法纳西·瓦西里耶维奇！”赫洛布耶夫也喊道：“阿法纳西·瓦

西里耶维奇！”(阿瑟·高顿《死灵魂》) 
8) 他一直把这场假戏演到我离婚才……“啊呀！我的天……”王益民半信半疑。吕红哭了：“我怎

么办？我已离婚了。”(陈忠实《两个朋友》) 
(二) 表亲昵、宠溺义 
“我的 + N”这个结构有时还用作表示亲昵、宠溺时，用于表达说话人与听话人的亲密关系，或老

人对小辈的爱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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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他久久地注视着这些农奴的名字，不禁产生了怜悯心，叹了一口气，说：“天哪，你们多少人挤

在这里呀！我的心肝宝贝儿，你们一辈子都干过什么营生？受过哪些煎熬？”(果戈理《死魂灵》) 
10) 他傲慢地两次把她推开，可是，这个女人像头忠于主人的牲口，她的一双大眼睛里噙着泪水哀

求他，温柔地拥抱“我的乖乖，你知道，说句正经话，钱我可要留着。”(左拉《娜娜》) 
11) 老人见孙媳妇真动了气，没敢再说什么，而把小顺儿拉到自己屋中，告诉他：“在院里玩还不

行吗？干吗出去惹事呢？他们厉害呀，你别吃眼前亏呀，我的乖乖！”(老舍《四世同堂》) 

4. “我的 + N”构式的认知理据 

(一) 心理认同 
天地是人的根源，父母是人的至亲，所谓的神灵是神话故事中人得以产生的力量，人遇到自己无力

解决或痛苦不堪的事的时候总是想要朝最本源的东西寻求帮助，因此悲惨的人往往呼天唤地，痛苦害怕

的人往往哭爹喊娘。同理，人在受到外部刺激或事物与本身期待发生偏差时，也会想要从最本源事物或

者最亲近的人那里寻求安定及安慰。 
1、人的主观心理倾向会在人们进行日常语言交际时产生引导性的作用，引导人们选择与自己距离较

近，心理认同上更为亲近的词。相比于“爹”来说，“娘”“妈”与我们的心理距离更为亲近，十月怀

胎，以及后来的成长，都是母亲陪伴孩子的时间更多一些，小孩子学会说话，第一个张嘴叫的也往往是

“妈妈”。所以在这一类感叹义的构式中，“妈”“娘”等词的出现率更高一些。 
2、从古至今，天都被视为世间万物的主宰，尽管“地”对于人们来说，也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是

万物的立根之本，但我们在日常的交流中也只能听到人们说“我的天哪”而不会听见有人说“我的地呀”，

人们还是把希望寄托在“天”上，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反映了“尊天卑地”的传统思想。 
3、根据语料我们可以看出，“我的 + N”这个构式中用到“爹”“魔”“地”等词的例子极少，只

有“爹”字能找到相关例子，并且只存在与某些文学作品中，不能像“妈”“娘”“天”这些词那样成

规律、成系统地使用。 
12) 我的爹啊，你这个可怜的家伙。沈瑶瑶不死，我就等于死了；沈瑶瑶死了，我就活了。昨日影

星黄飞云坐在兰老大对面的沙发上，声音哽咽地说着，没有办法，我爱你。(莫言《四十一炮》) 
13) 母亲说：司马大先生，让他们入土为安吧！众人七嘴八舌地说：求求了。入土为安啊！我的娘

啊！我的爹呀！俺的孩呀…… (莫言《丰乳肥臀》) 
(二) 语境吸收 
语境吸收是指某个句式的语法意义在长期的使用过程中，会诱发句式的某个词与或结构吸收句式的

语义，并在脱离上下文语境后，句法成分仍保留此语法环境所具有的语法意义[4]。Bybee [5]强调语境吸

收是词语所处的句法组合在使用过程中发生变化，句式表达的语用被吸收进来，从而使自身的语义和功

能发生变化。“我的 + N”这一构式演变为今天表示感叹的句式，语境吸收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14) 忽然间薛嵩惊呼一声：我的妈呀！我都干了什么事呀……然后他就坐在地上，为射死了老妓女

痛心疾首，追悔不已。(王小波《青铜时代》) 
15) “噢，我的天哪。”这可怎么是好？他很可能已经在门外了！(尼尔·嘉文《坚持》) 
16) 老女人一腚坐在地上，双手拍打着地面，哭着，叫着：天哪——我的天——活不下去了啊，我

的个老天——老头子啊你好狠心一个人撇下我就走了，你显神显灵把我叫了去吧。(莫言《天堂蒜薹之歌》) 
“我的 N + 叹词”长期处于这种表达强烈感情的语言环境中，语境含义必然会让听话人产生联想，

久而久之，即使没有特定的语境，这一构式也能够完整地表达惊叹、感叹及宠溺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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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 

综上所述，笔者主要从构式的结构分析、词汇限制、语义倾向以及认知理据几个方面对构式“我的 + 
N”进行了探究和分析，意在解释这一构式的认知功能动因及其语义表达倾向，揭示语言在使用过程中

必然会受到主观性的影响并表达说话人自我感情这一客观语言事实。构式是为语言的使用即日常交际服

务的，在分析语言现象时，不可避免地要考虑各个方面的因素。构式义并不等于其各个成分义的简单加

和，必须要综合各方面的因素，透过固有的语法规范及特征，分析构式在具体语境中的实际含义，才能

对构式义有全面的认识。“我的 + N”之所以得以广泛应用的原因在于，在日常的交流中，它既满足了

人们的话语省力原则，同时，在名词词义发生了虚化，作用同叹词之后，又能清楚地传达出说话人的思

想情感，对言语交流和文化传播都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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